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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儿一大半是老客户介绍

昨天下午 3点，老程

拎了一个 12斤重的西瓜
来到正在装修的房子里，
老程家在 6楼，是个二室
一厅带跃层的房子，装修
已一个多月，现在收尾，
只有一个 24岁的水电工
杨光正在忙活，队长聂则

柱带着老程在房子里这
边转转，那边看看，老程
不住地点头，说老刘果然
没有推荐错。

把西瓜切好，老程招

呼小杨和聂师傅过来吃，
小杨啃了一片，冲到水龙
头下抹了一把脸，马上又
回到墙角，装开关去了。
“再吃一片哎！”老程冲着
满脸不知道是水还是汗的
小杨喊，“让他快点弄吧，

明天一定要全部完工。”
“队长”发话。过两天，他
要带着队伍打到南通去。

南京是聂则柱的根
据地，一年中的大部分时
间，他和他的工友们穿梭
在南京城需要装修的房

子间，有时也会有外地公
司叫他们去装修。

6点，老程看完房子，
小杨的开关也全部装完
了。锁上门，老程回家，聂
则柱带着小杨去锁金村
另一处装修房，“明天要

把南京的活儿全部干
完。”

聂则柱手下有 10来
个人，承担家装绰绰有
余，可以同时为两三家开
工，瓦工、水电工、油漆工
错开干活。但是为公司装

修，就要另外拉一些人临
时壮大“武装”，工程结
束，队伍也解散。

他们的活儿主要来
自老客户的介绍。聂则柱
的手机号码从 1999年到
现在没有换过，方便老客

户找他。老客户介绍的活
忙得团团转，他们从不为
没活干而发愁，但是“一
年只能装十几家，忙不过
来，只好推掉，不能因为
赶时间耽误工程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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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钉子都要捡起来

聂则柱带领的这支队伍

口碑极好，精打细算、装修质
量好、人实在，是很多客户对
他们的评价。“我总认为，老

百姓一辈子买一套房子不容
易，装修不能给人家马虎。”
正是持有这种想法，聂则柱才
会对那些卑劣伎俩深以为耻：
“我不会赚那些黑心钱！”

聂则柱替人装修，无论多
亲近的关系，他从不愿整包，

客户自己买材料。但也并非完
全撒手不管，他会陪着一起去
选材，用他多年的经验指导客
户，总能买到一些性价比相当
高的材料，省钱是一回事，更
重要的是心里舒服。

江宁一户人家很穷，但

是儿子要娶媳妇，不装修不
行。请了聂师傅的装修队去，
户主每天来给他们烧饭，嘴
上不说，心里的想法大家都
知道：无非是想他们装修时
用点心，材料省着用。“他不
来给我们烧饭，我们也会这

么做，哪怕一根钉子掉地上，
我们都会捡起来的，这都是
用人民币买来的！”

去年11月份，张荣春家
147平方米的房子先后请了
两支装修队，张荣春都不满
意。张荣春坦白说：“我这人

要求严格，房子不是衣服，要
住几十年的。”

后来，朋友介绍了聂则柱
给她，第一次见面，聂则柱先
跟张荣春坐下来开了会，“我
提了很多要求，尤其是油漆，
我对光洁度要求很高。没想

到，他对我提的要求大部分都
答应了，一些不能答应的，他
一一解释原因给我听。跟聂师
傅谈了一会，就感觉他很在
行，提出了不少好建议，我就
大胆交给他做了，对那些不能
达到的要求也放弃了。”

“小聂眼光独到，装修
很负责。”三个月装修完，张
荣春这样评价，现在他们成
了朋友，偶尔还通通
电话。

只知道工程!不知道星期几

聂则柱是南京江浦人，

16岁开始学木工活儿，曾走
街串巷替人打家具，也在装
修公司干过，1994年自己拉
了一帮子兄弟出来单干。“吃
在工地，睡在工地，今天在南
京，明天说不定就去安徽了，
一年当中只有过年那几天可

以在家待着，装修工苦就苦
在这儿。”干了这行近20年
的聂则柱深知其中甘苦。

妻子也在南京打工，
一个 18岁的儿子和一个
15岁的女儿都在江浦农
村，让爷爷奶奶照顾，聂

则柱一家四口分居三地，
一年也见不到两次面。从
1997年就开始跟聂则柱一
起干活的胡其林有两个儿
子，“孩子小时候，我几个
月不回家，愣是不认识我
了，心里怪难受的。”

听见胡其林说这话，好几
个工友脸上挤出尴尬的笑容，
“哪个不是的啊？过年回家，
看着儿子躲在他妈后面，哄了
半天就是不肯喊‘爸爸’，我
只想抽自己！”聂则柱的表弟
兼徒弟聂荣林快人快语。

装修队的生活就是这
样，以工地为家，早上一睁眼
开始干活，中午工友们轮班
烧饭，每天一个大锅菜，通常
是青菜烧肉之类有荤有素
的，既省事也解馋。吃完继续
干，晚上没什么消遣，要么看
电视，要么打扑克。 一台 8
英寸的黑白电视放在地
上，晚上几个人坐
在席子上，头
靠 头 挤
在 一

起，盯着看。
记者问聂则柱：“知

道今天星期几吗？”他挠
挠头，努力想了一下，最后
摇摇头：“只知道明天这
个工程结束，还真不知道
是星期几。”问杨正光，同
样笑着摇头：“也不用知
道，反正星期几对我们来

说都一样的。”
如此白天黑夜地干，聂

则柱还是觉得日子越来越难
了，“现在人装修都把价格压
得无法运转，还要很高的施工
质量，买材料大把的钱都肯
花，有钱人觉得东西不好马上

换掉重买，给工人的血汗钱
却总是砍了又砍……”作为
“队长”，聂则柱有时候真的
很无奈，他要保证工友有钱
吃饭，还要有钱交给老婆。

聂则柱不经意间伸出
右手，记者看见他的手上

满是长长短短的疤痕，食
指也短了一截，“疤痕是
用刻刀时伤到的，手指是
给电刨刨掉的。”聂则柱
眉间有一道很深的竖纹，
说 话 时 总 是 不 自

觉 地 挠
头 ，
刚 满
40 岁
的他已
是 白 发
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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